
据学者研究，藏族服饰文化的渊

源可追溯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藏族先

民的服饰就已经具有今天藏族肥腰、

长袖、大襟、右衽长裙、束腰及以毛皮

制衣的特征。这在后来的敦煌壁画

中也有直观的展示。当时的藏族先

民夏衣毡褐，冬则羔裘，衣则毛毼皮

裘，服装的宽腰、长袖、大襟、束腰以

及以皮裘制衣早已成俗，与今天安多

地区的款式制作基本相同。

笔者的家乡是一个半农半牧的

高原山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南县境内，这里平均海拔 3600 米

左右，四面环山，风景优美。在传说

中，当地的阿尼直亥山被称为“直亥

三兄弟”，即长兄直亥热丹托麦、二哥

直亥扎西东智、三弟直亥关却久美。

从璀璨夺目的唐卡上我们可以看到，

以三座雪山为背景，魁梧的直亥三兄

弟头戴白色毡帽，古铜色的面部慈悲

和善，带着金色大耳环，脖子上还有

羊绒围巾，身穿藏袍大氅，披着金甲，

右手持着羊毛飘扬的长矛，左手拿着

缰绳和佛珠，还戴着插满神箭的虎皮

箭筒和神剑，背着装有神弓的豹皮弓

套，脚穿长筒靴子，骑着白马，威风凛

凛。

著名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在其著

作《白史》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一

个地方、一个民族信仰的神祇，其服

饰衣着实际上来源于当地的古代服

饰文化。他举例说，印度恒河女神脚

上的足钏、安多玛卿邦热（积石山神

或黄河神）头戴的毡帽、中原地区观

音菩萨身披的斗篷，就是这样。更敦

群培所言不虚，唐卡上，阿尼直亥山

神的穿着的确显现了海南藏族的服

饰风格，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头顶上

的白色毡帽。

雪白的毡帽

在笔者的故乡，每当过年过节，

村民们就会戴上毡帽。记得小时候

过冬 ，有的老人还会戴狐皮帽。狐

皮帽颜色鲜艳，十分保暖，深受当地

人的喜爱。现在国家禁止使用野生

动物皮制作服装 ，它也就退出了历

史舞台。可白毡帽就不一样了 ，在

农牧区依然可以常常看到那雪白的

毡帽。现在的藏族年轻人崇尚流行

文化 ，白色的圆形毡帽具有时尚元

素 ，更让年轻人喜欢。还有几款黑

色毡帽 ，是年轻人夏日野餐时必不

可少的服饰。听奶奶说，以前，毡帽

几 乎 每 家 每 户 都 会 做 。 毡 帽 由 帽

顶、帽沿、帽架三个部分组成。帽顶

又尖又高，帽沿很小并用黑布镶边，

帽带也用黑布。帽架是帽子的支撑

框架，用红布遮蔽，据说红色有降魔

的作用。毡帽里面用蓝布作衬布 ，

蓝布代表蓝天并且有护眼的功效 。

擀制毡帽的材料 ，以三四岁羊的羊

毛为佳 ，有较好的防水功能。其制

作过程复杂又细腻。制作一顶帽子

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毡帽是

用厚实且具有韧性的羊毛毡制成 ，

有它保护头部，能够减轻刀砍、木棍

和石头的击打所造成的伤害。在下

冰雹和雨雪天 ，它能够防雨。高原

的紫外线特别强烈 ，毡帽还有防晒

的 作 用 ，有 助 于 保 护 牧 民 的 皮 肤 。

这些都是毡帽的魅力所在。

适宜游牧生活的藏袍

家 乡 的 藏 袍 有 礼 服 与 便 服 之

别。礼服主要有用羔皮制作、冬天穿

的“擦日”和春秋季节穿的氆氇。礼

服所用材料贵重，制作过程久，需要

付出相当高的人力和财力，所以只有

在隆重场合或逢年过节时才穿。它

美观精致，可以体现一户人家的地位

和财富。父母会准备一套完整的礼

服 ，在儿女成年或者嫁娶时送给儿

女。

便服有普通的藏袍和用绸缎做

的藏袍，是村民平常穿的衣服。高原

昼夜温差大，所以白天人们会把右边

的袖子脱掉，有时候双臂的袖子都脱

掉，以便于劳作。

男式藏袍和女式藏袍，制作风格

和穿衣风格都不同。男的穿藏袍时，

提起藏袍下部至膝盖，用腰带束紧，

上部十分宽松。穿女式藏袍时，先要

直垂到脚面，再扎紧腰带，前面要平

整，后面折皱要有序。腰带扎好后放

下衣领，将提起的部分垂悬于腰部，

自然形成一个宽大的囊袋，可以随身

携物乃至放婴孩等。

藏 袍 很 能 体 现 村 民 的 审 美 观

念。在藏袍的领子、袖口、衣襟和底

边会镶上绸子、彩布等，以前还会镶

上虎皮、豹皮。而在藏袍上镶虎皮和

豹皮，自有其历史渊源：吐蕃时期，赞

普（吐蕃首领）通常给有战功的将士

赐赏虎皮和豹皮，作为战胜者和英雄

的标志。那些边上镶嵌的彩布也有

规则，从外向内颜色是蓝、绿、红、黄、

白等颜色的布料。高原除了短暂的

夏季以外 ，其余的时候天气大多寒

冷，所以，以前牧民几乎一年中三分

之二的时间都穿皮袄。

服饰的形制与材质，取决于人们

所处的生态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地域特征明

显。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如今，在笔

者的家乡，藏袍也渐渐成为一个礼仪

习俗的代表了。

笔者觉得最具特色的藏袍，莫过

于“祖华”了，这是当地最古老的服饰

之一。“祖华”即羊皮袄，又叫“白板皮

袄”，多为冬季服装，选用绵羊皮制作

而成。祖华比其他藏袍更暖和，皮质

柔韧，既遮风挡雨，又保暖防潮，适合

高 原 气 候 下 经 常 在 外 放 牧 的 村 民

穿。这种皮袄往往很宽大，摊开来就

可以当作牧民游牧时夜间御寒的被

褥，宽大的袖袍可以方便双臂自由运

动，加长的袖笼可以保护双手在寒冷

的冬天不被冻伤，能够坦开的胸襟可

以调节体温。所以，祖华保温、方便、

舒适、实用，与高原气候及游牧生活

方式十分匹配。

“牛鼻子藏靴”和琳琅满目的配饰

以前村民还有自己制作的藏靴，

可惜现在不多见了，倒是寺院里的僧

侣还保留着穿藏靴的传统。藏靴的

靴底是皮革制成的。靴头有尖角，高

约 2 厘米，略向内弯，因形似牦牛鼻

子 ，故 汉 族 人 将 它 称 为“ 牛 鼻 子 藏

靴”。靴筒用各色彩布饰面，颜色一

般用淡红、深红、赤色三种面料交叉

装饰 ，拼凑出各种当地民间传统图

案。再加上靴头和靴脸的彩饰，一双

靴子往往装饰得异常华丽。

当然，家乡人的着装少不了种种

饰物的点缀，一般有手镯、耳环、戒

指、藏刀、嘎乌、火镰、奶钩、腰带、辫

套等。它们通常用金、银、绿松石、珊

瑚、珍珠、天珠、玛瑙、蜜蜡等制作，佩

戴之后显得格外华丽珍贵。当然，这

些东西平时是很少戴的，只有在婚礼

上和过节时才戴 ，具有很强的仪式

感。戒指、手镯和耳环是男女通用的

首饰，而藏刀、噶乌、火镰则是男士最

具代表性的饰物，它们大多具有实用

功能。比如说藏刀是吃肉用的，嘎乌

是藏族人的护身符，火镰是生火取暖

用的。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演变，它们

的实用功能下降 ，装饰功能反而凸

显。奶钩、腰带、辫套等是女子的首

饰。贵南有“藏绣之乡”的美誉。这

里的藏族妇女绣花技艺很高。在我

们村子里，女子的诸多配饰中，辫套

是极具代表性且不可或缺的饰品之

一，是藏族女子独特的发饰兼服饰。

辫套上用彩线刺绣，分割成几个框，

间隔镶上各种珠宝。贵南的辫套以

镶银居多。这种辫套也被称为“玛尔

丹”，是姑娘出嫁必备的首饰，也是女

孩子成年的一种重要标志。

家乡的服饰文化，从远古的蔽体

御寒，到今天的视觉艺术，在悠长的

千百年岁月中，不断演变、融合、传

承、创新，将民族的生活习俗、审美情

趣、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倾注于飞

针走线之中，绽放在皮缎棉麻之上，

成 为 整 个 民 族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乡的服饰文

化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无论怎样变

化，我们可以看到，袍中着衽、腰襟宽

硕、袖笼长扬、彩料镶边等古老的藏

族服饰传统依旧得到了传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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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过去流传着一句歇后语

“猫鬼神钻到仰尘里——一脚一个窟

窿”。很多人可能会问，仰尘是什么东

西？如今知道仰尘、打过仰尘的人越来

越少了。但在河湟谷地，打仰尘是过去

腊月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古书里的仰尘

仰 尘 ，又 叫 仰 承 、养 尘 、承 尘 、仰

泥，说白了就是房子的顶棚。明代著

名造园家计成的《园冶》一书，对中国

传统的造园艺术、屋宇装修进行了详

尽阐述。《园冶·装折》中写道：“仰尘，

即古天花板也。多于棋盘方空画禽卉

者类俗。一概平仰为佳，或画木纹，或

锦，或糊纸，惟楼下不可少。”东汉刘熙

的《释名·释床帐》中说：“承尘，施于

上，承尘土也。”由此可见，仰尘自古以

来就是房屋顶棚装饰的重要构成。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

品中，仰尘这个词语曾频频出现。《搜

神记》卷十八中写道：“博陵刘伯祖为

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

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

预告伯祖。”《后汉书·雷义传》中写道：

“义 尝 济 人 死 罪 ，罪 者 后 以 金 二 斤 谢

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

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新五

代史·张允传》中写道：“周太祖以兵入

京师，允匿于佛殿承尘，坠而卒，年六

十五。”孟郊《黄雀吟》诗中咏道：“黄雀

舞承尘，倚恃主人仁。”李商隐《潭州》

诗中咏道：“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

尘破庙风。”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

的《太平广记》卷一八三“房珝”一节中

写道：“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

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

写试之际，仰尘土落，击翻砚瓦，污试

纸。”《明史·郑国昌列传》写道：“三年

正月，大清兵自京师东行，先使人伏文

庙承尘上，主者不觉也。”明末小说《醒

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写道：“他催着

晁夫人把那里间重糊了仰尘、糊了墙，

绿纱糊了窗户，支了万字藤簟凉床、天

蓝 冰 纱 帐 子 ，单 等 过 了 对 月 就 要 来

……”《聊斋志异·禽侠》中写道：“天津

某寺，鹳雀巢于鸱尾。殿承尘上，藏大

蛇 如 盆 ，每 至 鹳 雏 团 翼 时 ，辄 出 吞 食

尽。”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仰尘在

我国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

南宋文人周煇晚年隐居在钱塘清

波门时写了一本《清波别志》，其中写

道：“笼饼蒸饼之属，食必去皮，皆为北

地风埃设。”当时北方的街道都是黄土

铺成，风沙尘土很大，以至于人们吃包

子、馒头的时候得剥掉皮，因为皮上全

是土。也因为灰尘大的缘故，宋代大

户人家宴请宾客时，要专门雇人架仰

尘。把竹席做的仰尘架在头顶，可以

避免尘土落到饭菜里。我国传统建筑

的屋顶多为瓦片、木头、茅草等材料，

容易往下掉尘土、杂物，所以仰尘就显

得尤为重要。

打仰尘的技术含量

河湟谷地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

原交界处，风沙大，尘土多。特别是在

过去，街巷都是黄土巷道，居民行人晴

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河湟传统民居

又几乎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坐在屋里

抬头看，房梁屋檩和烟熏火燎的椽子、

麦草等一览无余，时间一长，上面挂满

了吊吊灰，永远黑乎乎一片。打上仰尘

以后，屋顶平整干净，不但可以减少灰

尘积聚，还能防风保温，大大改善了居

住条件，整洁美观，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俗谚说，“二十四，扫房子”。腊月

二 十 四 在 传 统 年 俗 里 面 是 扫 尘 的 日

子。这一天，河湟地区家家户户要大

扫除、拆洗被褥窗帘、清洗各种器具，

其用意是要把一切“霉运”“晦气”统统

清扫出门，寄托了人们驱邪除灾、迎福

纳祥的美好愿望。与此同时，人们也

要 张 罗 着 打 仰 尘 了 。 对 一 个 家 庭 来

说，打仰尘可不是一件小工程。不仅

要卷铺盖、挪家具，还得把已经破损泛

黄的旧仰尘撕掉。每个人都少不了要

弄个灰头土脸。

旧时西宁城里的人们会请裱糊匠

来家里打仰尘。一来裱糊匠打的仰尘

平展美观，二来有钱人也不屑于自己动

手干这活儿。裱糊匠平日里以装裱字

画、制作纸扎为主要工作，逢年过节也

会扎一些灯笼、风筝来卖钱，腊月里给

人家打仰尘也是他们的一项大活计。

小门小户的人家，花不起那个闲钱，就

自己动手。而在广大乡村，打仰尘这样

的活计根本难不倒农民那双勤劳的手。

打仰尘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先

要在房梁上钉好钉子，再把铁丝紧绷

在 钉 子 上 ，形 成 经 纬 交 织 的 铁 丝 网 。

糊第一层纸的时候，在纸的边缘刷上

浆 糊 ，一 张 接 一 张 紧 紧 地 糊 到 铁 丝

上。糊第二层的时候，要把整张纸刷

满 浆 糊 ，再 平 平 展 展 地 糊 到 第 一 层

上。刷了浆糊的纸很软，捧在手里往

上糊时要非常小心才行。这时候，打

仰尘的人需要借助一个自制的小笤帚

来把纸刷平展。人们通常用一种生长

在庄廓院墙上的像芨芨草的墙头草来

扎这种小笤帚。俗话说“墙头草，随风

倒。”没想到这种一向遭人贬薄的杂草

却在打仰尘时派上了用场。这种草茎

秆细长，顶上有短硬毛，扎成的小笤帚

软硬适中，不容易划破报纸。那些动

作娴熟的人们，捧着一张软塌塌的报

纸轻轻一扬手，报纸的中间部分就粘

在了顶棚上，另一只手拿着小笤帚左

右翻飞一阵挥舞，一张报纸就平平展

展地糊了上去。

滕晓天先生在《老西宁的老行当》

一文中说，裱糊匠十分看重浆糊，讲究

要稀稠得当，发酵澄清，因为浆糊直接

关系到所糊的仰尘是否平整牢固。打

浆糊，河湟方言叫“馇浆浆”。馇浆浆

时火候必须恰到好处。火太大，锅底

的面会焦糊；火候不到家，浆糊的黏合

力会大打折扣。有些人也会提着一壶

开水烫浆糊。因为浆糊是拿青稞面或

白面熬的，所以家里的猫会禁不住诱

惑去偷吃。仰尘上的浆糊也会成为老

鼠的美餐。每当夜深人静，老鼠就会

钻到仰尘里，啃食那些凝固了的浆糊。

头顶上的“识字课本”

过去人们打仰尘所用的纸多是旧

报 纸 或 麻 纸 ，尤 其 喜 欢 用 各 种 大 报

纸。因为纸张足够大，糊起来又快又

平整。一到晚上，我就躺在被窝里认

仰尘报纸上的那些字。小字当然看不

清，就认那些标题大字。每当遇到不

认识的字，外公就会一边抽烟，一边告

诉我读啥。一段时间下来，屋顶仰尘

上的大字我就都认全了。这时我就眼

巴巴地盼望着再打仰尘，好认其他新

字。后来，为了屋里更亮堂，外公开始

用 白 纸 打 仰 尘 ，我 就 失 去 了 一 大 乐

趣。晚上躺在炕上，就只能望着一片

空白的仰尘发呆了。再后来，人们开

始用彩色的塑料纸打仰尘，一条一条

像编席子那样穿起来。没过几年，各

种石膏板、塑料板就彻底取代了纸糊

的仰尘。

过去除非要办喜事，一般情况下

一户人家一年只打一次仰尘。我小时

候顽皮，一次在炕上打闹时不小心把

手里的木棍插进了仰尘里。眼看仰尘

被 捅 了 一 个 窟 窿 ，外 公 也 没 有 责 备

我。他怕那窟窿里掉尘土，就索性让

棍 子 吊 在 那 里 ，成 了 一 件 特 别 的“装

饰”。来家里串门的左邻右舍还有亲

戚朋友，在看到这“装饰”并了解其“典

故”后，无不仰头大笑，说我顽嫌。纸

糊的仰尘最怕屋顶漏水。夏天下雨时

一 旦 屋 顶 漏 雨 ，仰 尘 可 就 要 遭 殃 了 。

有 时 被 雨 水 泡 湿 了 甚 至 会 整 个 掉 下

来。我还听说有一户人家，夜里有两

只 老 鼠 在 仰 尘 里 面 打 架 打 得 不 可 开

交，竟撕破仰尘一起掉下来……

如今，走进河湟谷地的乡村，新房

如雨后春笋般挺立，一家比一家，装修

也一户比一户现代化。曾经俯视过人

们悲欢喜乐的仰尘，早已作为一段旧

时光的见证与和缩影，永远地隐匿进

了岁月的长河里。

河湟人家打仰尘
□刘 玮

快乐三九天（农民画） 朱锦明 作

安多藏族女子服饰。 马福江 摄 藏族女子的银盾服饰。更欠智华 供图


